
树上就能长丝绸？遍地都是珍

宝？人人都是带货小王子？听起来是

不是很梦幻很向往？没错，这就是古代

西方人眼里的

中国。

大概在我

国春秋时期至

汉 代，“ 中 国

制造”的丝绸

就以其柔软飘

逸 的 质 地，征

服了欧亚大陆

另一端的罗马

人。古 代 艰 险

的丝路导致丝

绸 价 格 颇 高，

但 依 然 无 法

阻 挡 他 们 对

丝绸的追捧，当时的罗马贵族皆以穿

丝绸为美，现在庞贝古城壁画上依然

保存着罗马帝国时期贵族身着丝绸的

形象。由于山阻水长，罗马人不能理解

如此光滑柔软的“软黄金”是怎样产生

的。古罗马著名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

在《博物志》中写道 ：“赛里斯国，林中

产丝，闻名世界。丝生于树上，取下湿

一湿，即可梳理成丝。”后来欧洲皆称

中国为“赛里斯(Seres)”，此词由希腊

文赛尔(Sere) 即蚕丝一词演化而来，

意即“丝绸之国”。殊不知，他们眼中可

以自然生长的丝绸，需要植桑育蚕、剥

茧抽丝、缫丝纺纱等复杂的手工劳作

才能获得。

南北朝至明代，在欧洲人看来中

国人人遍身罗绮，珠宝满怀。中世纪

时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印度见闻录》

中记载 ：“中国居民无论贵贱、无论冬

夏，都穿丝绸。他们拥有黄金、白银、

珍珠、锦缎和丝绸。”特别是意大利人

马可·波罗的渲染，他在游记中写道 ：

“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

西也会集中在这个城里。”意大利画

家加万尼·莱昂纳多在 1884 年绘制

的《马可·波罗归来》就选取了马可·波

罗向大家展示其从中国带回的珍宝的

场景 ：倾泻而出的珍宝与长身而立的

马可·波罗成为画面的中心，四周围绕

的人群以各种姿势向中心探去，强烈

的向心力与冲突感表现出人们对于这

些珍宝的惊叹和渴望，也映衬出他们

对于神秘而富庶的中国的向往。特别

是他们对瓷器的狂热，直接影响了 18

世纪兴起的“中国热”，许明龙在《欧洲

十八世纪的“中国热”》中写道：“那时，

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

着读 ；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

国服饰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当时法

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就创作了一系

列想象中的“中国景象”，其中《中国花

园》里充满了他们向往的“中国元素”：

夸张的中式戏服、饰满羽毛的凉伞以

及随意放置的精致瓷器等。后来欧洲

称呼中国也由原来的“赛里斯”变成了

代表瓷器的“China”。

这些在欧洲人眼中的富足升平，是

世代中国人通过晴耕雨读、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精耕细作得来的 ；到现在随着国

力的增强与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制造”

充斥世界每个角落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华为、小米、大疆等一些中国名牌也日

益受到追捧。几千年来，我们对这个世

界的影响力一直都是这片土地上人们

用双手创造出来的。
（作者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陈列研究

室工作人员）

继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

后，1949 年 7 月 10 日至 14 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以陕西

扶风、眉县为中心的西北战场上，与

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战略决战——

扶眉战役，这场战役基本解放了关中

地区，也为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奠定

了基础。

“强家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

地方，地处扶风、眉县、岐山三县交界

处。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 70 余年

前爆发的扶眉战役中，这个村庄成为

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在此

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英勇的人

民解放军力阻顽敌，以不怕牺牲的精

神，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威武雄

壮的凯歌。

一个易守难攻的战场

经过几场春雨的滋润，关中平

原上的麦苗绿得醉人，充满勃勃生

机。4 月 7 日，记者一行沿着黄土台

塬而上，来到了扶风县午井镇的强家

沟村，闻着泥土的芬芳，看着烂漫的

山花，幽静古朴的村庄很难让人联想

到，这里曾经是枪林弹雨、危机四伏

的战火前线。

历史的足音，就在静谧中真切地

越来越近。

1949 年夏，整个关中、陇东地区

热如蒸笼，敌我双方数十万大军枕戈

待旦。胡宗南部从西安撤退的国民党

兵力众多，其第 65 军、第 38 军位于

扶风以南、渭河以北陇海铁路两侧，

马步芳部第 119 军位于武功至扶风

一带，第 82 军、第 129 军位于长武、

彬县、永寿地区，马鸿逵部第 11 军、

第 128 军位于麟游地区。胡马两集团

企图凭借有利地形，联合作战，阻止

解放军西进和南下。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1949 年 7

月 12 日，一阵“嗒嗒嗒”的机枪声在

强家沟村骤然响起，这里正是国民党

第 38 军军部所在地。此处为台塬地

势，南边是渭河北塬的高坡，坡下是

渭河，西边与罗局镇（今岐山县枣林

镇罗局村）之间是一个落差近 100 米

的塬坡，北边与料地、小寨、北营之间

呈横贯东西的凹地，易守难攻。

枪炮声、冲锋声，在村中回响。经

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解放军一举歼灭

了国民党第 38 军大部，仅军长李振

西和少数人撤逃。

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昔日的硝烟已经远去，村里上了

年纪的老人对 70 余年前的那场战斗

至今记忆犹新。

今年 96 岁的村民权志明老人身

体硬朗、精神矍铄，虽然耳朵有些背，

但谈及往事时，依然能感受到他内心

的那份震撼与感动。

1949 年 6 月底，国民党第 38 军

来到了强家沟村盘踞，25 岁的权志

明和村里很多男青年一样，怕被抓壮

丁，躲进了村南边的高窑。同年 7 月

12 日中午，村里突然响起了枪声，一

袋烟工夫，机枪声和爆炸声四起，一

直到日落才慢慢平静下来。

第二天清早，权志明从高窑跑回

村才发现，山沟里、田地上，横七竖八

地躺着许多士兵尸体。他记得，有几

个解放军战士半倒在土坡上，还睁着

眼睛，像活着一样，他们仍紧握着手

中的枪，如在战斗一般。回忆到这些，

权志明老人微微摇了摇头，闭上眼睛

念叨了两个字“惨烈”！

任新堂住在村七队，这个地方

村里人叫它“任家沟”。任家沟里至今

保留着几处残缺的土城堡，而土城堡

下面的几孔窑洞，正是任新堂家的老

屋。84 岁的村民任新堂一直记得，

1949 年 7 月 12 日下午两点左右，解

放军在任家沟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

战斗，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奋战，解放

军攻破任家沟，取得胜利。

这时，13 岁的任新堂从窑洞里

探出脑袋，一个穿着粗布军服的解放

军战士对他招手，任新堂的祖母很害

怕，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却一点都不害

怕，跑到了几个战士面前。原来他们在

找水喝，任新堂就自然做起了向导。

回忆到这里，任新堂说他之所以

不害怕，是因为他觉得解放军战士和

国民党兵不同，他曾在村里多看了国

民党兵两眼，就被臭骂了一顿。而解

放军战士却对他微笑，还亲切地称他

祖母为“老妈妈”，很有礼貌。

“解放军对老百姓好！”任新堂

说，从 7 月 12 日晚上起，他就跟着

解放军战士在村里跑，晚上他祖母还

帮战士们烧火做饭。13 日早上，解

放军战士离开时，得知任新堂家中困

难，还将自己的口粮和一条毛毯送给

了他。

一群世代铭记的战士

风雨七十载，硝烟弥漫的战争早

已远去，但那一幕幕色彩斑斓的历史

画面却依旧清晰。

84 岁的村民刘锐记得，那时国

民党军的几挺重机枪就架在他家所

在的一队土崖上，他们躲进窑洞，就

觉得头顶上不停地震。他曾好奇地望

向外边，田地上两军战士在拼刺刀，

旁边倒下了好多兵。在强家沟村北边

有一处土崖，土崖旁有一棵柿子树，

据村里的老人们讲，这里就是烈士高

增岳牺牲的地方。

1949 年 7 月 12 日下午 5 时，解

放军向敌军发起总攻，一野二兵团四

军十一师三十三团副团长高增岳带领

战士在强家沟一带奋勇追敌。高增岳

一马当先，率领战士强突敌人阵地。

不料，一发子弹打中了高增岳的

大腿，他前进不得，便坐在地上，面朝

敌人，挥动着手枪指挥战士们冲锋。

又一发子弹击中他的胸部，他捂着伤

口，忍着疼痛，拼尽全力指挥战斗。

第三发子弹打过来，击中了高增岳的

头部，他笔挺的身子轰然倒下，再也

没有起来。看到高增岳倒下的身影，

战士们高喊 ：“为高副团长报仇，冲

啊！”冒着枪林弹雨，战士们终于攻

下强家沟，全歼敌军主力。

这段历史得到了我市红色作家

侯省彦的肯定，他说，在扶眉战役中

的强家沟村阵地上发生过许多红色

故事，值得人们追忆。

70 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枪声早已

消逝。近年来，强家沟村村民和外地游

子在村里自发筹建了纪念馆和纪念

园，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强玉昌说，“红

色历史”是强家沟人的骄傲，他们要用

实际行动把红色文化一代代传承下

去，脚踏实地建设好家乡。

的故事村子

大西北的文化高地  宝鸡人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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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家沟村

古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扶眉战役中的红色阵地

18世纪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的中国风创作《中国花园》

扶眉战役英雄副团长高增岳战斗过的地方

强家沟村村民在村里自发筹建的纪念园

任新堂手指方向，是 70 余年前解放军攻克阵地时插

红旗的高地。

国民党第 38 军在村里的驻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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